
哇呜情结

■散文

故乡二章
回族，马忠华

一个周末的晚上，和妻子坐在沙发上看电视。记不清

了，大概是中央三套吧，正在播放乐器组合演奏。一个年

轻漂亮的姑娘，身穿红色旗袍，披着长发，双手捧着一个形

状如同盖碗的乐器，亭亭玉立地站在那儿，轻轻摆动着袅

娜的身段，吹奏出一缕悠扬的曲子，与其他乐器发出的声

音交织缠绕在一起。立刻，一种摄人心魄的感动震撼着我

的全身。真奇怪，音乐听得多了，我还从来没有过这种感

觉。

“那不是哇呜吗?”我惊叫起来。

妻仔细一看，说：“就是哇呜。”

“嘿!没想到在电视上还能看到哇呜，并且美关地欣

赏一回。”我感慨地说；“该有多少年没有听过、吹过哇呜

了?大概二十多年了吧!”

“差不多了。”妻说。

于是，我们都不说话了，静静地听着这难得的哇呜演

奏。我的目光，全部集中在那位姑娘和她手中的哇呜上。

优美的身段，清丽的面孔，婉转幽深、绵绵不绝的哇呜声，

一幅天然的美的画面。姑娘的美丽，使得哇呜更加动听；

哇呜动听的乐声，使姑娘更加美丽。“人面桃花相映红”，大

概就是这种意境吧!

啊!哇呜，久违的哇呜!你不经意的出现，就像窗外

天空中那弯悄悄钻出云层的弯月，穿越二十年的时空，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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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思念的衷肠，倾泻在那月光一样美丽的少

年时代。

那时候，整天和村里一帮小孩光着脚丫

疯疯癫癫地东奔西跑。二十世纪七十年代

末八十年代初期的孩子，童年生活是丰富多

彩而又无拘无束的，记忆深处最亲密的伙

伴，总是那些小鸟、野草、水和泥土。连收音

机也轻易见不到的我们，却能够凭着我们的

聪明，从大自然中感受音乐的美妙。春天来

了，折下一根柳树枝，拧动，树皮就完好地褪

了下来，剪下两三寸长的一截，用嘴一吹，便

发出悦耳的声音；摘一片树叶，夹在两块玻

璃中间，吹奏出来的声音更好听。

但是，树皮树叶终归要枯的，这时，我们

就想到了哇呜。颠着屁股跑到马场渠边，挖

一捧黄泥，放在左手掌心，右手四指转动黄

泥，大拇指在黄泥上面用劲往下按，便做出

一个形状既像盖碗又像陀螺似的小玩意

儿。尖的那头钻一个小孔，贴上芦苇秆中间

的薄膜，阴干，对着那粗大的孔吹，一股浑厚

的“呜呜”声便响彻天空，像牛角号一样激荡

在田野间。我们就管这个好听的玩意儿叫

“哇呜”。小伙伴们还比赛看谁做的哇呜既

好看又好听，保存得时间长。被大家公认的

好哇呜，还可以放在家里珍藏起来。

不久，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大人忙了，孩子也忙了，很少有人再去玩那

些“大自然的乐器”了。哇呜，也被丢弃在历

史的风尘里。随着物质生活条件的提高，各

种现代化的家用电器相继出现，哇呜，更像

一支孤独的飞天，被永远地遗忘在荒凉的古

堡中。

1993年，我在宁夏高校民族预科部上

学，校园里正流行贾平凹的《废都》。一天，

在书里读到这样一段：“埙是泥捏的东西，发

出的是土声地气。现代文明产生的种种新

式乐器，可以演奏华丽的东西，但绝没有埙

那样蕴含着的一种魔怪。上帝用泥捏人的

时候，也捏了这埙，人凿七孔有了灵魂，埙凿

七孔便有了神韵⋯⋯”当时心里一震：这不

是我儿时玩过的哇呜吗?连忙翻看平凹先

生的其他相关著作以求证实。这一翻不打

紧，不但证实这埙就是哇呜，而且，竟然得

知，“埙是中国迄今所发现的最早的吹奏乐

器之一”，还认识了一位专门研究埙乐，名叫

刘宽忍的音乐家。

一种复杂的感情涌上心头，有惊讶，有

感动，有自豪。没想到，小时候用手捏出来

的哇呜，竟然是“中国迄今所发现的最早的

吹奏乐器之一”，“首次发掘是在西安的半坡

遗址，该遗址记载了大约七千年前繁荣的母

系氏族社会的人类文明”。七千年的历史

啊，七千年的灿烂文化，一个古老民族七千

年的自豪与骄傲，七千年的万丈荣光，竟然

由一杯黄土做证!这杯黄土，在不经意间，

陪我走过了一个年代!

于是，一种强大的驱动力驱使着我，让

我重新拾回孩子的心态，再一次走进哇呜的

世界，走进哇呜的心灵，去阅读哇呜，去感受

哇呜，去理解哇呜。在喧闹繁华的大都市

里，我愿做哇呜的知己，我愿以哇呜为知

己。尤其，当我了解了在这七千年的漫长历

史中，哇呜所走过的道路，是一条煊赫与曲

折交织，光荣与艰辛陪伴的道路，我不由得

想哭。我不能不沉迷于大堆哇呜的典籍里。

原始先民在长期生产劳动实践中，逐步

创造出了哇呜。先民们狩猎的时候，用石头

掷向猎物。由于石头上有自然形成的空腔

或洞，石头划过空中，空气流穿过石上的空

腔，形成了哨音。听到这哨音，灵感的火花

闪过先民脑际，早期的哇呜产生了。

初期的哇呜没有音孔只有吹孔，随着社

会的进步和演奏的需求。哇呜的音孔渐渐增

多了。从无音孔到有音孔，从一孔到二孔、

三孔、五孔，古代已经有六孔哇呜，清代宫廷

云龙哇呜即是六孔哇呜。现代则普遍流行

八孔哇呜和九孔哇呜。而且，在外观上，哇

呜形体的外观式样也丰富多样：唐三彩陶

万方数据



埙、红陶刻花埙、怪兽埙、人面埙、绘龙埙，等

等。

华夏民族对土地的感情之深挚，到了顸

礼膜拜的境界。这种感情，一旦体现为一种

文化，便历久不衰。而这种文化的载体，也

被赋予了崇高而尊贵的地位。哇呜，便理所

当然地充当了这种载体。我想，这大概是因

为哇呜直接由泥土制成。早在两千多年前

的典籍《尔雅》，就对哇呜作了记载。唐代郑

希稷在他的《埙赋》中说：“至哉!埙之自然，

以雅不潜，居中不偏，故质厚之德，圣人贵

焉。”这就是说，哇呜所发出的自然而和谐之

乐音，能代表典雅高贵的情绪和雍容的气

度。所以仁人贤士们是十分看重这种乐器

的。哇呜，自然就成了修身养性的亲密伙

伴。一支悠扬婉转的哇呜乐曲走出，气质便

雍容高雅，不同凡俗。

哇呜以及哇呜的演奏，体现着中国传统

的儒家礼教文化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地位

和作用。在我国古代各思想流派中，真正重

视音乐的只有儒家，尤其是以孔子为代表的

早期儒家。《乐记》上说：“乐也者，圣人之所

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

俗。故先王著其教d”认为古时贤明的君主就

重视乐教，通过乐教来引导、节制人们的欲

望，改善道德和风俗。

可是，当我们自豪于中国是个礼仪之

邦，骄傲我们有着五千年光辉灿烂文化时，

有几个人会想到古拙而毫不起眼的哇呜呢?

是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到了现代

社会，种类繁多、品牌高档的乐器不断出现，

在乐器家庭里面，哇呜多少显得有点丑陋，

不奢华。在乐器店里，琳琅满目的乐器令人

眼花缭乱，几万块钱的钢琴任你挑选。可

是，却很少能见到哇呜。我走进平罗县城几

家比较大的音像店里，想去买一张张维良的

《问天》。当我问有没有埙乐方面的光盘时，

那个温文尔雅的男店主尴尬地笑笑说没有；

走进另一家店，那个女店主好半天都没听懂

我说的“埙”是什么。我说：“也就是宁夏人

说的哇呜。”女店员一听，大手一挥，不耐烦

地说了声没有。我连忙尴尬地退出来，再也

不好意思到其他店里去问了。我知道，问也

白问。

其实，也难怪，或许在更多人耳中，哇呜

的声音谈不上最好听，尤其它那一出口便是

飘满天空的悠悠扬扬的、哀婉凄恻的乐音，

使人听后心情总是愉快不起来。这些，都使

得哇呜渐渐被人所忽视，所冷落，所遗忘，以

至于到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公演中几

绝于耳。古老的哇呜，面临失传的危险。原

本就孤独的哇呜更加孤独了。然而，哇呜不

在乎，哇呜也不怕孤独。享受孤独，正合了

哇呜的秉性。哇呜是用泥土捏制而成的，泥

土是深沉的，沉默的，因此，泥捏的哇呜也自

然是深沉的，孤独的。哇呜的孤独使哇呜始

终不改它自身的高贵。

所以，哇呜毕竟会有知音的。在这个被

功名利禄主宰的现代社会，也只有哇呜的知

音，才能够与哇呜“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

犀一点通”。也只有哇呜的知音，才能够与

哇呜达到那种“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

珊处”的最高境界。哇呜的知音，愿意为哇

呜而“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在茫茫人海中，那个“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

高楼，望断天涯路”的人，毕竟是哇呜的知

音。

“1983年，赵良山首次用埙在湖北省歌

舞团《编钟乐舞》中演奏《哀郢》，乐曲虽仅仅

一分钟，但那其他乐器无法替代的特殊表现

力，给人耳目一新的艺术享受，轰动国内乐

坛。”

“1984年，演奏大师杜次文在美国洛杉

矶奥运会的开幕式上演奏埙曲《楚歌》，这是

埙乐首次登上世界舞台。动人的旋律在广

场上空回响，人们吃惊于一个以土为之的乐

器，竞有如此丰富动人的表现力。”

“1993年，中国第一位民族管乐硕士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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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忍与当代作家贾平凹出版了《废都》的埙

乐专辑。这次音乐家与作家的联袂，让更多

的人首次通过文学作品认识了埙，了解了

埙，影响颇为深远。”

“在1993年，笛箫制作大师张荣华在埙

的研究与制作方面获得了巨大成功。他在

前人九孔陶埙的基础上采用全新的技术，改

进工艺，优选材料，进行科学配方，制出的埙

在音域、音色、音量及音准等方面，均超过以

往任何一个时期。新型工艺埙吹奏省力，外

观精美，有皇家之大气，无论从视觉还是听

觉上都能给人以美的享受。其音质纯正，音

色优美，音域宽，音量大，可奏出完整而准确

的十二平均律，且灵敏度高，在乐队中演奏

可达到和谐、统一的效果。”

“1997年，张维良出了第一张埙乐的CD

专辑《问天》，首次运用张荣华的低音大埙表

现音乐，由此，埙的音乐文化进入了一个丰

富多彩的时代。”

我感动于一个个天才而痴情的音乐家

的执着，感动于他们对哇呜的理解，感动于

他们对哇呜的奉献。孤独的哇呜并不孤独，

因为有了他们。

然而，更让我没有想到的是，黄泥烧制

的哇呜，竟然会成为我的故乡、我的回回民

族的一份无上荣光1

2006年5月20日，经国务院批准，回族

民间乐器泥哇呜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第二年，出生于平罗县渠

口乡的杨达伍德开发研制的泥哇呜在中国

首届埙乐器展进行展示。2008年北京奥运

会前两个月，回族民间音乐家、器乐家杨达

伍德被命名为宁夏回族自治区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传承人。当得知这件事，我的

心，久久地沉浸在激动和自豪中。我为我的

故乡平罗而骄傲，为我们回族人民而骄傲。

从此’，缺乏音乐细胞、开13唱歌众人皆

喝倒彩的我，就对这泥捏的哇呜，更加情有

独钟，对它的痴迷，超过了任何其他乐器。

一遍又一遍地欣赏这古老的埙乐，我感觉，

自己和它是那样地心意相通。听着哇呜呜

咽、低沉、幽涩的声音，我仿佛在聆听它如泣

如诉的灵魂的诉说。

听《哀郢》，我仿佛听到了屈原在报国无

门的无奈与失落下，满腔悲愤仰天呐喊。这

呐喊，从楚国绵绵山脉里传出来，像一头满

目凄然的老牛，呜呜地呜叫着，响彻云霄。

一时，天地回应，风雨和鸣，就连屈原脚下的

汨罗江，也泛起涟涟泪花，轻声呜咽。

听张维良《驼道》，骆驼的声声仰天长

啸，就像火车汽笛的呜叫。一阵阵驼蹄踏漠

的“咚咚”声，就像紧促的雨点落在鼓面上。

一缕缕低婉哀怨的箫声，扯动着我的心弦。

我似乎看到了平沙万里的大漠上，一个个驼

队悲壮地行进在西风残照里。凄凉的内心，

迷离的双眼，稳健的步伐，以及铺展在万里

黄沙上的长长驼影，无不演绎着古道驼铃五

百年桑田沧海忠贞不渝的坚定，演绎着它们

对沙海尽头那一片绿色世界真挚而深厚的

信仰。

我笨拙的笔，难以尽情描述我聆听哇呜

时的那种感动。其实，我知道，哇呜也知道，

根本用不着过多的描述，一切尽在不言中。

2014年9月份刚开学，我的女儿所在平

罗县城关回民小学作出决定，为了让回族民

间器乐哇呜得到进一步继承和发扬，决定在

全校开设哇呜课程。不久，一只制作精美、

褐红色的泥哇呜便出现在女儿那稚嫩的小

嘴上。那一刻，我几乎要落泪了。

蒲苇之乡

这是一座很小很小的村庄，整个村庄最

多时候才三十几个人，而如今常住人口仅仅

十一人。

这是一座偏远得有点原始古朴的小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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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远离人烟聚集的其他大村落。这儿被家

乡的父老乡亲戏称为“小台湾”，因为每当下

雨，尤其是稻田灌水后，那连接外面的唯一

一条土路，就被泡在水中，人几乎过不去。

然而，这里却是一个关丽的村庄。想当

年，马鸿逵一眼就看上了这里，因此把这里

作为马家军的军马场，专门用来牧养军马。

因此，建国后这片土地就被称为“马场村”，

成为全乡乃至全县都赫赫有名的粮食基地。

这里，就是我的老家——通伏乡马场村

小农场。

小村受天地造化的恩宠，西边有巍巍贺

兰山作天然屏障，挡住了浩瀚沙漠与奇冷寒

流的东侵；东边有滔滔黄河水悠悠流过。河

对面，那长长的毛乌素沙漠又为小村远远地

飘起了一道淡黄色的、几乎透明的披风。在

这青山长河之间，在小村庄的周围，便一马

平川地形成了响彻中国的塞上江南宁夏平

原。一条弧形的天然湖，是黄河改道留下的

古河道，从西南方的贺兰县通义乡境内发源

而来，从小村面前绕过去，向东北方向逶迤

而去，最后注入了黄河。这条狭长的小湖长

满了各种各样的水草，把个湖面遮盖得严严

实实，外人到此，竟然会看不出这是一条湖

呢。

湖中的水草，尤以芦苇、芦草和蒲草最

多，这些野生的草，曾给家乡人带来了多少

收获的喜悦。每当秋末冬初，蒲草和芦苇枯

萎后，父老乡亲便带着镰刀去剥蒲草，除了

自家用的一部分外，其余的都远销到平罗县

内外，被人们编制成了蒲草帘子，盖在温棚

上面，暖暖和和地保护着千亩万亩的蔬菜温

棚，为生活在大西北的人们在寒冬腊月能吃

上新鲜的蔬菜做出了贡献。

最热闹的是砍芦苇。冬天，那高大纤细

的芦苇，亭亭玉立地用那乳白色的茎干，竖

起了一团团毛茸茸的芦穗，宛如神话传说中

那些老寿星的花白胡子密密麻麻地在空中

迎风飘扬，又似一片淡黄色的烟雾在弥漫。

弥漫出了两千年前那首让人牵肠挂肚的诗

句“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弥漫成了一道以

芦苇为歌咏对象的蔚为大观的中国古诗词

的文化长河。苇多而密，便形成了密不透风

的芦苇林，我们放羊的小伙伴稍不留心，羊

儿钻进芦苇林里，还一时真的难以找到呢。

待到湖里面的冰冻结实了，乡亲们便赶着驴

马车来到冰面上，然后从芦苇丛林的边沿开

始，把方口锨的锨头平放在冰面上，用力地

向芦苇林中铲了过去。只听一阵阵“咔嚓

——咔嚓——”的响声，此起彼伏，交汇成一

曲美妙的音乐。锨头过处，芦苇纷纷倒下，

在冰面上铺开。然后，后边就有人把这些砍

倒的芦苇抱成捆，用草绳捆起来，放到驴马

车上拉回去。把苇穗砍去，编成苇帘子，是

用来盖房子搭屋顶的绝好材料——在那个

物质条件比较落后的年代，就是这些芦苇，

给了父老乡亲们温暖。也有的人家不盖房

子，就把芦苇卖出去，成为造纸和人造丝、人

造棉等的优质原料。

大概，是芦苇林里面的温度比外面高的

原因吧，苇林中的冰面比较薄，铲芦苇的人

一不小心，一脚踩破冰面，半个身子就掉进

水中，冻得牙齿“咯吱咯吱”地打战。如果踩

破了先前别人铲过的冰面，那可就不得了

了，坚硬而锐利的芦苇茬从腿肚上划过去，

立刻鲜血直流，而匕首一样的芦苇茬若刺进

肉中，这个人就得赶快上医院。因此，铲芦

苇的工作，一般由经验丰富的人来操作，其

他人只是抱、捆、拉，还要穿上厚厚的棉裤，

以防掉进冰层里不至于被芦苇茬子刺伤。

记忆中的故乡，煤炭奇缺，然而，无论是

寒风刺骨还是飞雪飘舞，家乡的人们从未在

冬天的夜晚挨过冻。因为，那取之不尽的芦

苇和蒲草，用来烧炕，烟少火苗壮，所产生的

热力是那样地硬，一直到第二天太阳升起很

高，炕头上还是热乎乎的。春天，这些黑色

的芦苇灰和蒲草灰，又成了上等的农家肥。

春天，冰面刚刚融化，草儿也露出了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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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又细的嫩芽。我站在老家屋角向后看去，

呀，那湖面上啥时候出现了一派令人心醉的

绿。油油的绿呀，映衬出了一片蓝莹莹的天

空和绿油油的水，仿佛一大团一大团纯绿纯

绿的云，从天上飘落下来，温柔地偎依在小

村的旁边。我揉眼细看，才发现那是正在吐

青的芦苇。从干枯的芦苇茬的茎节旁边，钻

出了无数根嫩绿的新茎，苇叶子还没有展

开，紧紧地包裹在苇秆上，这使得新的苇秆

像一根根锋利的绿色标枪指向蓝天。不久，

苇叶展开，苇秆往上长了一大截，于是湖面

上就是一大片一大片身穿绿衣的少女方

队。我们几个小伙伴，扯下一小捆的芦苇叶

子来喂家里的牛马羊，惹得这些畜生兴奋得

一个劲地叫欢。

又过了不久，蒲草也从水底下抽出了细

长细长的、薄薄的绿色带子一样的长叶子，

无数根细长的绿带子在湖面上形成了一道

道天然的水晶帘，在风中飘摇。就是这个绿

色天然草帘，在远古的传说中，成为女娲与

伏羲结合生子时的遮羞布。就这样，蒲草夹

杂着芦苇、芦草以及其他各种水草，铺天盖

地地长满了整个湖面，引来了难以计数的各

种水鸟在湖中安家落户。一曲和谐的鸟的

伴奏，呜唱着大西北黄土地上这块难得的鸟

的天堂。小时候的我，站在老家门前，张望

那一湖的绿，倾听此起彼伏的鸟的歌唱，不

禁悠然心醉。我多么想自己也能变成一只

水鸟，穿越那密密麻麻的水草，轻翅一扇，飞

到那蓝莹莹的天空下，依偎在云彩身边，让

自己的身影勾勒出一幅“海鸥飞处彩云归”

的美丽画卷。而我，跑到湖边，踮着脚尖从

水面上抽出一根芦苇的草芯，做成咪咪子，

吹奏出一声声细嫩悠长、略带颤抖的笛音

来，与远远近近水鸟的歌声遥相呼应，感觉

我就是一只真正快乐的小鸟了。看那亭亭

玉立的芦苇，晃动着细长的腰身在为我伴

舞，细细长长绿得油腻腻的叶子，不正是它

们手中挥舞的绿色纱巾吗?而蒲草呢，扭动

着纤细的水蛇腰，在扭秧歌。是的，在大自

然中，恐怕没有哪一种植物的身材比它好

了。

夏收季节到了，父老乡亲拿着镰刀，进

入齐腰深的水中，刮下一捆捆蒲草，把它们

晾晒在湖坡上。等到晒干了，搓拧成草绳，

然后把这些草绳在水中浸泡一下，捆麦子、

胡麻、玉米等。那种韧劲，一直到第二年都

不会断折。

就在这时候，从蒲草茎秆中间，钻出一

根根长长的、绿绿的秆芯；秆芯的上面，顸起

一个个绿色的蒲草棒；蒲草棒上面，是一层

嫩黄嫩黄的蒲黄。孩子们就拿上蛇皮袋，捋

下这些蒲黄，经过药贩子之手，卖到制药厂，

成为珍贵的药材。前几年，有一个年轻的母

亲，领着儿子去捋蒲黄，没想到母子两人都

被水中的杂草给缠住了双脚，最后都丧生在

湖中。家乡的蒲苇湖啊，在向乡亲们无私奉

献一切的同时，你怎么能忍心夺去他们宝贵

的生命?

去年国庆节，正是收割水稻的农忙时

刻，我回到阔别已久的老家去帮助收稻子。

放眼望去，门前那条湖面上，水草已经呈现

出半枯半黄的状态，但是芦苇仍然显露着旺

盛的生机。浓浓密密的苇丛上方，白色的苇

絮毛茸茸的，弥漫在被收割机喷吐出来的稻

草灰里，凄离迷蒙，怪不得古诗说“蒹葭苍

苍”呢。

我在收割过的稻田中走过去，走到湖

边，看到蒲草叶子上半部分已经金黄得近乎

透明，下半部却仍然带着一丝丝绿意，如一

根根细长的玉带和金带。蒲草棒已经接近

干枯，就像一只只小小的褐色的橄榄球，被

翡翠绿的秆芯举起在半空中。芦苇呢，仍然

不忘显摆它们那水草之王的高挑身材，让一

团团淡黄色的芦苇穗子高高地飘扬在所有

水草的上方，如神话传说中南极仙翁那冉冉

飘摆的花胡子。金黄色的蒲草叶子呈细长

的三角形，好像千万只蜻蜓停在那儿扇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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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黄色的翅膀。

我折下一根蒲草秆芯，沉甸甸的，坚实

而匀称，毛茸茸的蒲草棒在秆芯上面轻轻晃

动，我感觉自己拿的是一把锤子。摆一摆，

蒲草棒上那细碎的蒲草絮就漫天飞舞，像一

阵阵的轻烟，随风飘到远方，去传宗接代安

家落户。如果不小心，让这些蒲絮粘贴在你

的身上，那你就别想轻易把它们弄下来。就

是这笔直、坚实、匀称的蒲草秆芯，小时候，

奶奶常常让我们折下来晒干，编织成草盘

子，当锅盖用，也可以用来盖水缸。而在这

种草盘子锅盖的蒸锅里蒸馒头，蒸出来的馒

头就有一种淡淡的水草香味。那毛茸茸的

蒲草棒呢，奶奶让我们捋下来填枕头，枕头

软绵绵的，那种舒服劲儿，是其他的枕头絮

绝对比不上的。

目光掠过湖面，我看到远处的滨河大道

边的林带，在淡淡的斜阳下，朦朦胧胧，正是

“平林漠漠烟如织”。

在湖中间是家乡人铺垫的土路，我走过

这条土路，向滨河大道走去。看到湖边的稻

田里，一片狼藉，刚刚发过的黄河大水，把这

些稻子淹得东倒西歪，干枯干枯的。

宽阔的景观河里，已经被蒲草和芦草密

密麻麻地遮盖起来，只露出河中间的一线水

色。

我走过景观河，脚下是一条伸向黄河滩

深处的土路，雪白的盐碱铺满了土路，就像

一条白色的玉带穿梭在万顷金黄的稻海

中。路旁的水沟里，河水已经退去，凄惨地

堆满了一摊摊的死鱼。芦草和蒲草混合着

其他野草，顺着水沟一直伸向远方，远远看

去，就像是茂密的护堤林。苦苦菜几乎全部

枯黄了，但是光秃秃的菜秆上仍然顶着一些

金黄的小花，在高原空旷的黄河滩上，就像

几颗孤零零的星星。小花中间，夹杂着雪白

滚圆的几个絮球，像一个个蚕茧，又像是一

只只白蝴蝶在苦菜枝头秋意闹。折下来一

根菜茎，摇一摇，轻轻的飞絮就在空中飘舞

起来，如“柳絮因风起”，一直飘到远方去传

播新的生命。

极目远眺，一棵孤树把黄河滩衬托得更

加辽阔空远。稻海深处，父老乡亲种植水稻

所搭建的那几间，临时休息的土房子，被粉刷

成了白色，如远古的荒堡。我的身影，被即

将落下的太阳拉得长长的，直把我拉成了一

个长袖飘飘的飞天，“高原的古堡中，谁在反

弹着琵琶，只等我，来去匆匆，今生的相会”，

让我的心儿，悠然陶醉，与那灵秀的棵棵小

草相会，与那明媚的湾湾秋水相依，相依相

会在这远古的黄河滩上。

太阳贴近贺兰山沿，我该回去了。经过

滨河大道，水中的落日已经变得金黄柔和，

水面更加呈现出只有大西北的秋天才独有

的那种亮白，鱼儿跳起，在一片金光中扩展

开圈圈涟漪。蓝天白云，在景观河里倒映出

一片“天光云影共徘徊”的诗意。

炊烟混合着稻草灰，还有清幽的稻香弥

漫开来，树影婆娑，我的老家便如一座缥缈

的海上仙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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